
A04今视点责编/叶飞 高凯

审读/刘云祥 美编/雷林燕 照排/张婧

A03
2021年10月19日 星期二

即使你从未到过宁波余姚，但在你脑海深处，一
定有着她的身影，因为她是我们孩提时代的“旧
识”——教科书上的“余姚、河姆渡”字样，让我们对
我们的先人有着很多遐想。

得知河姆渡遗址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的消
息，河姆渡遗址博物馆副馆长姚小强很“淡定”。“我
觉得入选是正常的。”他说。

他还提醒记者，在2001年，河姆渡遗址就曾入选
20世纪中国百项考古大发现，“在中国考古史上，一
定会有河姆渡的名字，这一页，无论如何绕不开去。”

河姆渡遗址，位于宁波余姚河姆渡村北
面。它的发现，在20世纪 50年代已初露端
倪。只是当时人们对浙江境内的原始文化所
知甚少，文化部门也不易及时得到有关信息。
经过加工的大型木构件，在一次水利工程中被
挖出来后，当地农民群众除了据此演绎出近似
神话的故事外，也无人用心思考。

河姆渡真正被“发现”是在1973年。当年
春夏之交，属地“罗江公社”为提高排涝能力，
决定扩建排涝站。随着大量黑陶片、骨器、动
物骨骼及少量石器随着泥土一同被“翻”上来，
担任公社革委会副主任的罗春华脑海里忽然
跳出跟“历史、文物”有关的词汇，他一面和工
地负责人商量，请大家停止下挖，一面给当时
的县文化馆打电话。

巧的是，当时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王
士伦正在余姚附近工作，得知消息，立即赶赴
现场采集标本。当王士伦把粗粗采集的“标
本”放在同事们面前时，所有人都震惊了。

一次令人震惊的发现

考虑到排涝站工程的紧迫性，合署办公的省
文物管理委员会和省博物馆领导当机立断，由汪
济英、劳伯敏、傅传仁、魏丰四人临时组建“草台
班子”，先期前往处理。随后支援的还有牟永抗
和梅福根。余姚县文化馆也派了文物干部配合
工作。20世纪70年代，一次震惊全国的考古发
现，就这样在跌跌撞撞、懵懵懂懂中起步了。

先期抵达的“小分队”，主要任务是抢救已
出土的文物，同时为下一步的发掘提出建议。
时值6月初，汪济英等人头顶骄阳，脚踩烂泥，
时而弯腰剔土，时而测量记录。好在一件接一
件出土的文物，频传的捷报让他们兴奋得把溽
暑和酸痛都忘了。

经过几个昼夜的苦战，“小分队”发现了
100多件陶片、石器、木器和兽牙饰品，还有大
量的动物骨骼和植物遗存。

试掘工作吸引了一批又一批参观者，其中
一位是杭州大学历史系教授毛昭晰。他是研
究世界古代史的知名学者，对国内外各种新石
器时代文化的主要特征非常了解，他提出“不
同质地和器形的陶器，在层位上应当是有区别
的”。这一见解启发了考古工作者，在后续的
挖掘中被视为重点。经过反复推敲加上一定
程度的好“运气”，汪济英等人在3号探沟的试
掘中，感知到了上下文化层出土遗物的不同，
特别是下层出土文物的特殊性，这对于后续河
姆渡遗址的断代意义重大。

一场意义重大的发掘

一个月左右的试掘工作，如一次投石
问路，揭开了河姆渡遗址的一角，正式发掘
工作从1973年11月展开。

考古人精心选择这一时间段，是因为
此时干燥少雨，又是冬季农闲时间。一期
工程从11月4日开工，到1974年1月10日
结束，历时68天。

考古人发现，某种程度上说，是姚江
“保护”了河姆渡遗址——属于遗址的精华
部分，第三、四文化层特别是第四层，长期
被河水浸泡充隙，遗迹、遗物与空气隔绝，
处于稳定的“被保护”状态。

但同时，相对而言的“高水位”，给考古
环境带来挑战。据河姆渡遗址第一期、第
二期发掘参与者吴玉贤回忆，这次发掘工作
就像“水中作业”，发掘现场常常“水漫金山，
泥泞不堪”。考古队克服了种种困难，在相
对“原始”的环境中完成了这一次的发掘。

与当时的其他史前遗址文物对比，考
古人逐渐意识到：这是一个有别于过去发
现的任何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聚落，是
一个完全全新的文化类型。在各种出土证
据提交，以及考古界前辈的反复推敲核定
下，1976年，“河姆渡文化”被正式命名。据
C14测年，河姆渡文化断代为距今7000年，
这成为后来公认的年代。

一个全新的文化类型

从现在来看，河姆渡遗址在当时最引人
注目的发现，当属大批量人工栽培水稻遗物
的出土。

据吴玉贤回忆：“当发掘到第四层时，发
现一小层一小层像夹心饼干似的夹层，总厚
度四五十厘米。”

考古人像揭纸巾一样将小夹层轻轻揭
起，奇迹出现了，“它们原来是稻叶、稻谷、谷
壳、焦谷、稻杆等水稻的遗物。在刚刚揭开
的瞬间，稻叶呈绿色，叶脉清晰，甚至连稻谷
上的绒毛也依稀可辨。”“这里简直就是个地
下谷仓，数量之多、堆积之厚、保持之好真是
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吴玉贤《遥忆河姆渡
遗址第一期发掘》）

当时的浙江农业大学农史专家游修龄
对这些出土水稻进行了细致研究，排除了野
生稻的可能性，得出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稻谷
属于“栽培稻”的结论。从此，“河姆渡遗址
出土我国最早的人工栽培稻”“中国是水稻
的发源地”载入教科书。虽然这一论定后来
也被新的考古发现“刷新”，但是河姆渡出土

“黄金水稻”的故事早已深深嵌入一代人的
记忆中。

原始农业促进了原始村落的形成。河姆
渡人居住的干栏式房屋，至今仍盛行于我国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和东南亚及南太平洋的一
些岛屿。令人惊叹的是，7000年前河姆渡人
的木构建筑，已经熟练使用了榫卯技术，这是
建筑史上是非常了不起的创造和发明。

一种仍旧盛行的建筑

伴随河姆渡遗址一期考古在全国乃
至世界范围产生重大影响，1977年10月
8日至1978年1月28日，河姆渡遗址二
期考古在余姚展开。二期考古的实际发
掘面积达到2000平方米，是一期考古发
掘面积的三倍，200多人参与，现场如一
个相当规模的基建工地。

据二期考古参与者姚仲源回忆，河
姆渡遗址二期考古的收获不再局限于学
术方面，同时也实实在在地锤炼和培养
了一批文博干部、学员。他们中的一些
人，有些回到农村，成为了当地的业余文
保员；有些进了文博单位，成为业务骨
干，而参与河姆渡遗址发掘的经历则成
为他们人生中不可复制的经历和回忆。

在出土遗物方面，除了发现水稻
——与农业生产相适应外，考古人还发
现河姆渡时期已有畜牧业和手工业
——河姆渡人开始饲养猪、狗等家畜，
制陶技术也达到了一定水平。陶纺轮
和骨针的发现，说明河姆渡时期已出现
了原始的纺织工艺。河姆渡第三文化
层还发现了木质漆碗，这是我国发现的
较早时代的著名漆器。

河姆渡遗址还发现了许多具有较高
水平的原始艺术品，雕刻在陶器、骨器、
木器和象牙上的动植物纹饰和图案，形
象生动，栩栩如生。这说明，我们的先
人当时已经在河姆渡创造了“灿烂”的
文化。

一处久远的灿烂文化

在1976年第8期的《文物》、1978年
第1期《考古学报》上，浙江考古人“理直
气壮”地提出：“我们的祖先不仅在黄河
流域，而且同时也在长江流域”“共同创
造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等观点，
后来浙江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纪录影片
《河姆渡遗址》解说词中也明确提出了
“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摇
篮”的观点，河姆渡文化“一鸣惊人”。

河姆渡遗址证明了长江流域和黄河
流域同为中华民族远古文化的发祥地，
是公认的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一个重
要里程碑，被写进历史教科书。

为更好地展示陈列河姆渡文化，
1991年12月1日，河姆渡遗址博物馆开
土动工，1993年5月12日落成开放。浙
江省博物馆的杨柏祥为博物馆设计了标
志物——三块巨石，两块基石上架着一
块横向的刻着“双鸟朝阳”图案的巨石，
这一标识高耸于河姆渡渡口，至今成为
河姆渡遗址最鲜明的标识。

记者 顾嘉懿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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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姆渡遗址——四十年发现路》

一个“一鸣惊人”的结论

揭开江南文明的曙光揭开江南文明的曙光
——河姆渡遗址考古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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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姆渡人居住的干栏式建筑复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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